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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0和 1，是现代信息世界的源头。1958年 8
月 1日，对于我国“二进制”时代来说，就是那个从“0”
到“1”的起点。

那一天，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的一间机房里，我国研
制的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以每秒
30次的运算速度，成功完成了一小段程序的运行。
科研人员对每个部件进行详细检查后，确认这台机
器“活”了。
“有了！”在现场观看的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

记、副院长张劲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风趣地给
“103机”取了这个小名。

“103机”调试成功，标志着我国第一台现代电
子计算机诞生。中国从此“有了”计算机。

踌躇满志地踏上追逐计算机梦想
之路，意气风发的中国科学家心中萌生
一个问题：当时，距离世界上第一台电
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已经过去 10 年，是
尽快迎头赶上，还是一切从头开始？

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大家一致的
意见是，先学习掌握苏联已有的技术，
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开展
自己的研究工作。于是，计算所筹备委
员会提出“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
新”的思路，目的是尽快掌握整机技术。

1956年 9月，我国派出高级专家考
察团去苏联，全面深入考察计算机的研
究开发、生产制造、教学、应用以及相关
技术。

两个多月时间里，考察团分别对莫斯
科、列宁格勒两地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
和教育进行了观摩和学习，重点学习了
M-20计算机。何绍宗回忆道：“通过这次
考察与学习，我们受益匪浅。”

但中国科学家回国以后了解到，
M-20计算机调试不太顺利。计算所筹
备委员会认为，仿制已经成熟的其他计
算机更加稳妥。于是，M-3小型计算机
走进他们的视野。

1957年 4月，何绍宗作为时任中国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代表，拜访了苏联

科学院，获得了相关的图纸资料。
当年 11月底，正在通信兵部从事

科研工作的张梓昌接到调令，让他参与
M-3计算机仿制任务，要求他第二天
就去计算所报到。

计算所在租用的西苑旅社客房里
宣布 M-3工程组成立，莫根生担任组
长，张梓昌担任副组长，研制工作很快
铺开。

一开始，客房里不能做实验，大家
只好集中精力学习资料。直到 1958年 1
月下旬，计算所在中关村的科研楼落
成，科研人员才有机会真正干起来。

在张梓昌的记忆里，这是一段难忘
的热闹时光。“大家情绪高涨，迅速建立了
实验室，一面消化资料，一面进行必要的
实验。”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同时，来自
全国各地、各单位的科研人员陆续会集到
计算所，“来去匆匆川流不息”。

为了更加有序地开展研制工作，工程
组内部分设了电源小组、运算器小组、控
制器小组、磁鼓小组以及输入输出小组。5
个小组既各司其职，又环环相扣。
“从各单位来的人员无论年龄大

小、资历深浅和协作时间长短，都在一
起摸爬滚打，组内气氛是人与人真诚相
处，没有隔阂。”张梓昌表示。

工作人员在操作“103机”。 计算所供图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
计算机学科还是一片“荒地”。
1946年，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在美国访学期间得知，世界第一
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
（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宣告问世。当时，他心中就埋
下了一个梦想：中国绝不能失去
研究计算机的大好机会，要在中
国研制出计算机，实现国家的
“计算自由”。

1950年，华罗庚回到中国，
1951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原数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数学所）所长。
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一
直是他念念不忘的事。为此，
1952年，华罗庚从清华大学物色
了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 3 位
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组建了一
支年轻的“开垦队”，开启了艰苦
的计算机研究之旅。从设计基本
电路到写出规划报告，每一步都
是跨越未知的探索。
就这样，科学巨匠的真知灼

见，让中国人的计算机之梦开始
在中国科学院生根、发芽。

困难远超想象。尽管数学
所对计算机小组的工作给予了
很大支持，但随着技术路线的
确定，困难也随之出现。当时的
数学所，不仅缺乏技术积累，就

连器材管理部门和人员也没
有，要开展电子线路试验，实在
太困难了。

这项工作由此进入瓶颈期。
计算机小组发现，研制一台计算
机不仅需要数学、电子学和物理
学等多个学科知识，还需要将这
些理论知识形成技术，让工程师
去实现。而他们所在的数学所缺
乏懂电子学的人才和开展电路
试验的基础。

幸而，中国科学院的建制
化优势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
供良好的支撑条件和组织保
障。1953 年冬天，为了把院内稀
缺的电子学人才、经费和仪器
设备集中在一起，中国科学院
决定举全院之力，将院属各单
位电子学方面的人员暂时统一
安排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以下简称物理所）开展工作。
队伍大幅壮大的计算机小组，
搬进了“中关村第一楼”———原
子能楼里工作。

在全院科研力量的加持下，
计算机小组的电子学试验取得
了重要进展，示波管储存器和基
本逻辑电路试验都取得了成功。

如今，许多学者认为，这些
工作为“103机”的研制打下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

M-3机是第一代电子数字计算机，
大约使用了 800个电子管、2000个氧化
铜二极管、10000个阻容元件，分装成
400个插件插入 3个机柜。其中，主机是
特宽型的，全机约有 10000个接触点和
50000个焊接点。用磁鼓做的内存容量为
1024字，字长 32位，运算速度为每秒 30
次；后改用磁芯作为内存，运算速度提升
至每秒 2500次。

要想仿制出这样一个复杂的电子
“大脑”，光靠图纸和资料远远不够。中国
科学家依照苏联的图纸亲身实践后，种
种技术问题浮出水面，研制工作仍然需
要从“0”开始。

例如，对张梓昌而言，整机逻辑就是
个新问题。“虽然以前也曾读过一些计算
机的文献，但总觉得语焉不详。”他表示。

又如，经过测试，工作人员发现以氧
化铜二极管为主要逻辑元件，会使计算
机的参数不稳定，多片叠成带来明显的
安全隐患，并且响应速度太慢，与其他电
路不匹配，应改用晶体二极管。对此，科研
人员经过分析研究，对苏联的图纸进行
了改良。

到了生产环节，由于苏联M-3机资
料中没有关于生产工艺的文件，需要攻
克的难关就更多了。试制生产工作由 738
厂（北京有线电厂）承担协作，遇到的一个
大难题是磁鼓鼓体表面磁性介质工艺。

鼓体的光洁度必须达到最高的 12
级，才能保证装配后的鼓体安全运行，任
何“百分之一”的小麻点都意味着“百分之
百”的失败。面对严苛的标准，厂里的老工
程师、技术员几经讨论，凭借老工人丰富
的经验和手感等过硬的功夫，最终实现
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为实现电镀镍钴合金磁介质光滑
均匀，时任表面处理实验室主任蒋宇侨
日夜攻读外文资料，归纳出一个确保均
匀光滑的滚镀法电镀工艺，达到了技术
要求。

时不我待！为了让我国第一台计算
机尽早“出世”，计算所召开了“打擂台”大
会，各个室组之间争相挑战，时间表一次
又一次提前，原定于 1958年 6月底完成
“103机”试制的计划往前调整了一个月。

然而，到 5月下旬时，当第一台“103
机”进入机柜内插件底板连线焊接阶段
后，技术人员意识到，如果按照最初设定

的接线工艺，无法按时完成 5月底交付的
目标。

关关难过关关过。当时作为技术员
跟班生产的夏纪寅和时任 738厂计算机
技术科电路室主任钱基广“急中生智”，请
熟练工人采取交换机总装车间的扎缆型
工艺，终于在 5月 31日凌晨 2点全部完
工，并经过通铃检查证明连线焊接全部
正确。这一创新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研制
问题，更为后续的生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同年 7月底，“103机”完成调机，比
原计划提前了 5个月。最后，科研团队
于八一建军节当天试算成功，代表科技
界完成了献礼，并将“103机”命名为“八
一型”计算机。
“我国计算技术不再是空白学科。”

“103机”宣告调试成功后，《人民日报》在
报道中写道。

此后，科研人员为了完善提高“103
机”的性能，又自主研制出比初始样机容
量扩大 1倍的磁芯储存器样机，命名为
CX-1型磁芯存储器。这一零部件的创新
让“103机”的运算速度从每秒 30次提高
到每秒上千次，配型后命名为 DJS-1型
电子计算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从 1958年起，
“103机”迭代更新了 DJS-1机、DJS-3
机两代电子计算机，先后生产了 40多台，
供全国用户单位使用。直到 1966年 2月
晶体管计算机上马，我国第一代电子管计
算机的生产才画上了句号。
“实践证明，‘103机’仿制过程中，不

但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科技人员，而且将试
验研究基地、生产制造基地以及配套部门
全部带动起来了。”阎沛霖总结道。

以今天的计算机技术来看，“103机”
的结构简单，性能很低。然而，站在历史的
角度看，“103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
破，从试制到生产，是一段梦想和奋斗交
织的路程，也是一个关键而重要的起点。
虽然亲历者现在大多已经离我们而去，但
他们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将永载史册。
“103机”的诞生深深激发了科研人

员的创新热情和奋斗精神。从 20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连续攻克
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的种种难关，不断研制出性能更
强、速度更快、存储容量更大的计算机，让
中国在计算强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垦荒”：举全院之力

1956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
主持制定了《1956—1967 年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也被称
为“十二年科技规划”，将“计算
技术的建立”列为 57 项重大科
技任务之一。而计算技术、半导
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
作为“四项紧急措施”，是重中
之重。

国家层面的组织行动为中
国人追逐计算机梦想注入了强
劲动力。中国科学院有组织、成
系统地开展攻关的优势则为“科
学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
具体的实现形式。

1956 年，计算所筹备委员
会成立，由华罗庚担任筹备委
员会主任；阎沛霖担任副主任，
后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

据当时的筹备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何绍宗回忆，1956 年 6
月 19 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
算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落实“先集中，后分
散”的原则，宣布将中国科学院
此前在物理所和数学所布局的
工作小组共 20 多人都划归计
算所。
此后，筹备委员会陆续从

中国科学院其他研究所、总参
三部、二机部和一些高校抽调
了一批专业人才，计算所研究
员张伟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夫
人于桂芝 1954 年大学毕业后，

在苏联建设成就展览馆为计算
机专家做过两年翻译工作。
张伟回忆，1956年 8月中旬

的一天，他突然接到调令，要他
尽快到中国科学院报到。一开
始，他并不清楚到中国科学院要
做什么工作，直到 8月 20日报
到当天他才得知，中国科学院刚
刚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计算技
术研究所，他被分配到计算所工
作了。
“那时，中国没有一位计算

技术专业出身的科技人员，都
是从无线电、通信等和计算机
相近的专业转过来的。”张伟
表示。
计算所的成立集结了包括

张伟在内的全国有志之士，他们
就此在这条大有可为的科学赛
道上会聚。到 1956年底，314位
工作人员就位，其中研究技术人
员 185人，占一半以上。计算所
组建了 3 个研究室，分别为“计
算机整机研究室”“元件室”“计
算数学室”。

直到 2001年，计算所成立
45周年之际，已经 90岁的阎沛
霖仍深深怀念那段时光。“有很
多事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计算
所初创时期的几点回忆》一文中
写道：“大家来到计算所，工作不
分彼此，拧成一股劲，同心协力，
为开创我国计算机事业同舟共
济，艰苦奋斗。”

集结：会聚全国英才

目标：瞄准

仿制：依然是从“ ”开始

“103机”的部分研制人员。

《人民日报》关于“103机”的报道。

中国从此 计算机
姻本报记者甘晓实习生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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